
野游，是我杜撰的词，断章取义为“野外凫
澡”。“游泳”过于笼统，“裸泳”过于俗气，“洗澡”

“凫澡”体现不出场景。久居城市的朋友，套用
“农民澡”之说，比较接近本真，但又有失恭敬。

余以为，野游，首先取决于“野”：野外、野
趣、泼野……总之，是大自然赐予，不加粉饰和
雕琢，随意随性，是原生态的那种。

老家的川岩河，没修防洪堤。很多人认为，
那些钢筋水泥筑的堤坝，只适合大江大河。像
川岩河这些小河，如果用钢筋水泥筑堤，鱼花花
都藏不住。这里除了人类，不会吸纳外界的任
何现代元素。河两岸是千年堆积的土坝，坝上
长着龙须草、常青藤，刺槐、杨柳、乌桕树、马桑
树，水竹、水仙花、水丝麻……有时，还会出现白
鹤，水鸭子之类，物类的和谐共生，作为有意识
的人类，有时真的不便打扰。

公休期间，多地酷热，很多外地人涌入贵州
避暑。我取消了原拟去的几个景区，回到老家，
寻的是一份清凉与静谧。早听鸟鸣声，午听蝉
鸣声，晚听蛙鸣声，伴着潺潺的流水声……感觉
时光过滤了许多，惬意了许多。

前不久，川岩河涨过几场水，水比较清澈。
河水刚冒过头顶，不深也不浅；河底是细沙，不
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自然这是“野游”的好去
处。老家有句俗语叫“欺山不欺水”，意思是在
水里不能肆意妄为，换句话，不会游泳就不要下
河。对于会游泳的“过来人”来说是另一种体

会：不呛几次水，永远不会凫澡。这句话有哲学
的味道。

“野游”时，人不能太多，也就两三个，最好
同龄人。走过几丘田坎，下到河沙坝，迅速脱得
一丝不挂，“扑通”一声钻进河里。狗刨、仰游、
蛙泳……且不说湛蓝天空中的一缕缕云彩，不
停叫唤的音吭子（蝉鸣），时飞时舞的鸟和蝶，风
吹过传来的稻花香，单是那一簇簇刺芭笼（荆
棘）中盛开的野花，就可以让人忘却一切。这种

“野游”，事实上是一种回归。这种回归，与“争

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有相似之处。你尽管
抛却一切，把身体交给流水，交付自然。你已经
没了“人”的概念。对的，因为“人”的概念，就有
了羞耻和责任。这是一种进步，但在很多时候
又何尝不是一种绑架？

“野游”不需要救生衣之类，拒绝洗头膏、香
皂等现代文素。真正洗去身心尘垢的，是纯粹
的“游”：一个猛子扎到河底，变成一尾鱼；仰在
河面，变成一叶舟；伏在河边，变成一朵野花；蹲
在河岸，变成一枚鹅卵石或一株芨芨草……总
之，此时“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
是你”。倘在月光皎洁的夜晚，下河“野游”，那
又是另外一种境界。“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
人”，水和月相映成辉，给我们更多的想象。浴
在月里，游在河里，分不清哪是月光哪是水，天
空已经与大地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已经融为一
体，一滩河水铺成开去，那是你的诗和远方。作
家王开岭认为，这种“野”代表着一种诞生了亿
万年的原始力量和生物激情，它在文明之外，在

“时代”“社会”“人间”概念与内容之外。它让一
些原本无关的元素撞到一起，显示出了一种天
然的野性。

诗人惠特曼说：“每当我遇到极为悲痛和苦
恼的事，总是等到夜晚，走到户外星空下，以求
得无声的满足。”或许，川岩河就是我户外的星
空，让我在“野游”中获取一种无声的满足。

“野游”，真好！ 图片取自网络

田秋

秋天的叶子，
在一声叹息之中凋零，
而小巷深处，
一个平凡的身影，却要
远赴漫漫长路，
去施展，智慧点亮的抱负。

后来的人，徘徊在地域里，
没看到，
一个正确的建议，
在历史的发展中，
有深远的意义，
会推动一个民族发展。

其实，岁月
从不轻视，
那些在青石板上走过，
而在思索的人，
一旦才华得以施展，
就是无情的苍天，
也会记住他的业绩。

你有幸在岁月中微笑，
一半源于执着奋斗，
一半源于握住了十分不好
擒住的机遇。

李渭

走在熟悉的寻常巷陌里，
去追寻一位明朝的思想家
的足迹，
追思他从寻常荒野里出发，

去对这个世界的思索。

逝者如斯，
但只要你曾对发展，
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岁月就会铭记你的风骨，
至今，中和壁上，
你的手迹仍奕奕生辉。

宦迹生活，
并没有使你变得平庸，
思想沉下去，理想浮起来，
人性的风彩，
使后人，仰慕不止。

天地之悠悠，
过客如蚁，只有先生，
以一生对学问的沉浸，
让奔腾的乌江，
在万流之中，
以奋发的特色，
奔涌不止，福泽住民。

乌江

走船的汉子，立在浪头，
光着膀子，祼露着胸膛，
让船儿像成熟的水鸟，
往来在潮急滩涌的江水上。

苍鹰从悬崖上一跃，
就飞上浩瀚无际的蓝天，
那威慑众鸟的鸣叫，
是心志
在广阔的天地间开张。

蜿蜒在群山之间的乌江啊，
是水的圣德，
在大地上普施甘露。

而人世间充满了考验，
青山绿水间，
艰苦、艰难考验着人们，
但这里，
确实是人间仙境，
世间的福地。

一群群叫乌江儿女的人，
用勤劳，智慧，
去谱写生活，
为苍天的德情，增添美丽，
共画大地上少有的奇迹。

思南思南
史记史记

◆◆王强王强

子夜时分，斯汀奇站在一座坟墓前。他
先用镰刀一点一点地割开周围丛生的野草
和附在墓上的藤蔓，在斩断了一堆又一堆草
藤之后，终于清理出一尊粗糙的石碑。他拿
出铲子，开始拼命掘墓，在掘出了一堆半人
高的黑泥土后，将双手伸进墓穴中翻找。

三十年前，斯汀奇第一次说出自己想当
作家时，便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你不适合做这个。”“没有稳定收入的
职业是荒唐的。”“以后不好成家。”“难以在
社会上生存。”

斯汀奇甚至以为自己是不是说了自己
想当强盗之类的话。

后来，便如水中的树叶一般过去了，他以普
普通通的成绩毕了业，经熟人介绍在一家电影
院干售票员。售票员看电影自然是不必买票
的，这些年他看了数不清的电影，只是电影中精
彩纷呈的世界在他看来总有些光怪陆离，看不
真切。不卖票的时候，他常在电影院门口看廊
外城市的雨，仿佛那不大不小下个不停的灰色
的雨才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

几天前，斯汀奇仍旧在廊下看雨，他看了一
眼手表：电影还有三十分钟结束，这意味着自己
还有四十分钟的闲暇。一位穿黑色大衣的男人
从电影院里走出来。斯汀奇则起身走到院中，
他来到男人坐过的位置，将男人没喝完的饮料
收走，因为他知道，男人不会再回来。

十年前，斯汀奇注意到这个人，他每次总是
在电影结束前提前离开。“为什么？你不好奇故
事的结尾吗？”十几次擦肩而过后，斯汀奇终于

忍不住问。穿风衣的男人停下来，院里树
叶飘落。

男人离开了，呼呼的风卷着斯汀奇单薄的
工作服，天空飘过一张白纸，斯汀奇回忆着男人
说过的话：“未完结的故事，才有无限可能。”

多次见面后，斯汀奇渐渐和男人熟识了；有
几次他们聊起小说，斯汀奇发现，自己看过的故
事，对方大抵都知道，只是结尾截然不同。一细
想，大抵是这家伙没有看完，可是对方给的结局
总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细节丰富，听起来煞
有介事。细问之下，才知道对方是一家报社的
编辑。

一天夜里，两人依旧没有看完电影就从院
里出来，一个是因为不想看到结局，还有一个是
因为已经看了太多遍结局。斯汀奇喝了点酒，
向编辑述起自己三十年前的往事，说到自己曾
经或许也将会成为一个作家或编译。他望向天

上的月亮，说：“真羡慕你啊！如果把人比作
月亮，普天之下又有几轮满月呢？永远在路
途上奔跑着追逐着残缺的月亮，这才是多数
人的一生！”

编辑接过酒杯，饮了一口，对曰：“满月
只有一瞬，残月才是长久的。月满就会亏
损，未满的月亮才有明天的希望。”

在斯汀奇还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时，
唤作编辑的男人已经起身离开了。

几天前，编缉与斯汀奇再次聚在一起
喝酒，只是这次是在医院前，而喝酒的人是
编辑。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满月！人们徒劳地
对着残月挣扎。”编辑用沙哑的喉咙喊着，“我的
故事完了，我身上的血液和笔下的墨水都要终
止了，没有什么比让一个人同时经受两次死亡
更痛苦了！”

斯汀奇坐在旁边一语不发，他几乎忘了之
前那个有着无比冷静和非凡的智慧的人是谁
了；而眼前这个狂嚎的人让他感到一丝陌生，他
沉默地吸完了一支又一支烟。

后来，编辑生病死了，他未完成的作品成了
断章，像一条被斩断的龙。

这天夜里，精疲力尽的斯汀奇终于掘尽了
所有的土，从中清出一只锈蚀的箱子；他一点点
扫去箱上的尘土，然后郑重地打开，里面是一个
精致的旧作文本。

这里埋葬的，是他曾经的梦想。在灰色的
细雨中，他对着天空中残缺的月亮喊道：

“你未完成的作品，我来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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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鼎姚鼎

拾梦拾梦

◆◆兴舜兴舜

野游野游

开春后，日子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拨
弄，在不经意间，就有了新的模样。风，不再是
冬日里那般凛冽刺骨，而是带着丝丝缕缕的温
润，悄悄钻进每一个角落，宣告着春天的到来。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洒在
大地上，那是春的问候。它不像夏日的骄阳那
般炽热，而是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暖，轻轻地
唤醒沉睡的万物。田野里，沉睡了一冬的土地，
在暖阳的轻抚下，渐渐苏醒。泥土的芬芳混合
着青草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那是一种让人陶
醉的、充满希望的味道。

漫步在乡间小道上，目之所及，皆是生命的
跃动。路边的柳树，早已抽出了嫩绿的新芽，细
长的柳枝随风轻舞，仿佛是一群绿衣仙子在翩
翩起舞。那嫩绿的颜色，是春天最鲜明的色彩，
它代表着新生，代表着希望。枝头的鸟儿也欢
快起来，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似乎在为这美好
的春天欢呼喝彩。它们的歌声，为这宁静的春
日增添了一份灵动与活泼。

春天，也是农事开始的季节。农民们扛着
锄头，走向田间地头，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他
们弯下腰，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也种下了对
未来的憧憬。看着那整齐排列的种子被埋入泥
土，仿佛看到了秋天丰收的景象。每一滴汗水，

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每一次耕耘，都是向着
幸福日子迈进的脚步。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上，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描绘着属于自己的美好
生活画卷。

而在城市里，春天的气息也无处不在。公
园里，各种花卉竞相绽放，红的像火，粉的像霞，
白的像雪，争奇斗艳，美不胜收。老人们坐在长
椅上，晒着太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孩子
们在花丛中嬉笑玩耍，他们的笑声如同银铃般

清脆，回荡在整个公园里。年轻人则趁着这大
好春光，相约一起踏青、运动，释放着青春的活
力。春天，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也让
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开春后，不仅大自然焕然一新，我们的生活
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经过了一冬的蛰伏，人
们纷纷走出家门，开始新的计划和追求。上班
族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们努
力拼搏，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学生们
也迎来了新的学期，他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追逐着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在这个春天里，
找到了前进的方向，都在为了让日子过得越来
越好而努力着。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我们的心灵也得
到了滋养。春天的美景让我们忘却了生活中的
烦恼与疲惫，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与珍贵。它
让我们懂得，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困难与挫折，
只要心中有希望，就一定能够迎来美好的明
天。就像这春天，无论冬天多么漫长，它总会如
期而至，带来温暖与生机。

开春后，日子越来越好，这不仅是大自然的
恩赐，更是我们每个人努力的结果。在这个充
满希望的季节里，一切皆有可能，我们的日子也
将如这春天的花朵一般，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

◆◆王继琼王继琼

开春开春
把马釜炉拆成笔画
每块耐火砖都咬紧我的乳名

你曾是外婆手心的一点朱砂痣
滚动着电机车叮当的童年
我在十八坑
打捞阴河的倒影
他们说那是通往龙宫的隧道
正爬向地心790米父亲的肩膀

没了家，我百病丛生
急诊室只会注射水银光斑

白云石都咳出了汞合金鳞片
爷爷拿毛蜡烛捣烂三钱
桐油凌上残雪五克
土地庙墙角的苔藓七朵
而药引是
我十二岁打落在蛤蟆硐缝缝里
那粒未发芽的丹砂
就让我起死回生

你还在中华山摆渡
我已被时光切成两半魂魄

卡在一地矿渣的尾矿库
上半截是朗郎的茶子岭
下半截困在冷翡翠的淤泥塘
你说矿柱该有钢筋的骨骼
而我字行间
总有狗尾巴草在键盘跳动

妈妈把腊肉晒成了黑胶唱片
旋转在二坑竖井的风口上

她满头折叠的皱纹里
是鞭炮声掐断的杉木董
我想截屏她身后
那堵正在剥落的蓝花布墙
却截不住
从Wi-Fi中掉下的
整整三代人的菌斑

◆龙颖

万山诗简

抽干了水分
干瘪的花还是花
只是拉开
色彩与生命界线
也只是止血的伤口
裸露于时间表面

这个时候的绿叶
是一种无形的悲伤

如果再次把花朵
放入水中
把身体铺开，就像把
生命置放于羊水
就变成一片云朵
有青山映衬
透明的世界里
原来一朵花在行走中
开放或者凋零
都是一种骄傲的色彩

◆陈长富

花祭

落在地上 草上 树上
也落在山川和海洋
能到达的地方都到了

雪，从天而降，一个少年
在雪中思索
雪为何不是从大地升起

雪从天降
瑞雪兆丰年
暴雪折树枝
一些雪，落在皇帝家的
宫顶
一些雪，落在杜甫家的
茅屋上

雪，下在过去，
也下在未来
现实里，通常下在冬季
偶尔也飞在六月

今年冬天，北国大雪
南方罕见雪影
在一处呆久了，
偶尔想起
还会怀念一场雪

好大一场雪，落在人间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场雪
还纷纷落在一个人的
心坎上

雪
纷
纷

雪
纷
纷

◆◆
蒲
秀
彪

蒲
秀
彪

春雨浸透武陵山褶皱时，红岩村的梯田像
摔碎的铜镜散落山间。老村长谢春生蹲在田埂
上，指尖捻着冰凉的泥水，远处乌青的云团正顺
着麻阳河往寨子压来。

“谷雨前插不下秧，秋后就要饿肚肠。”身后
传来烟锅敲打草鞋底的声音。春生不用回头就
知道是田七公，寨里最老的“活路头”，他那杆黄
铜烟锅在青石板上叩出的调子，比县文化馆的
土家咚咚喹还要准。

“七公，天气预报说今晚有暴雨。”春生望着
水田里漂浮的蓑衣草，去年打工回来的年轻人
在田边装的红外摄像头正闪着幽蓝的光，“谢阿
婆家五亩田还没开秧门，她孙子在广东厂里回
不来……”

话没说完，山梁上传来唢呐声。春生直起
腰，看见七十四岁的谢阿婆拄着竹杖往田里挪，
褪色的蓝布衫被山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手绣
的土家八宝纹。她背上竹篓里装着新蒸的社
饭，艾草混着腊肉的香气漫过梯田。

“春生啊，”阿婆颤巍巍地掏出红布包着的
秧苗，“你爷爷当活路头那些年，哪年不是‘换工
帮’的调子一响，全寨的蓑衣就都往田里飞？”她
枯枝般的手指划过春生掌心，那里躺着三粒朱
砂染过的谷种——土家人开秧门的古礼。

暮色将倾时，春生敲响了村委会的老铜

锣。锣声撞在吊脚楼的青瓦上，惊起檐下避雨
的燕子。第一盏马灯亮在田七公家的阁楼，接
着是第二盏、第三盏……星星点点的光从十八
栋吊脚楼里淌出来，汇成一条光的溪流。

“开秧门啰——”田七公的唢呐撕开雨幕。
十七个穿棕蓑衣的身影踩着鼓点跃入水田，其
中有握着智能手机直播的春生堂弟，也有在东
莞电子厂练就快手速的邓二嫂。泥浪翻飞中，
不知谁起了头：“三月栽秧行对行哎，郎扯稗草
妹插秧……”

暴雨是在子夜时分砸下来的。春生抹了把
脸上的雨水，看见谢阿婆蹲在田埂边，用枯瘦

的手臂拢着三根黄香。香火在雨帘中明明灭
灭，像极了小时候爷爷带他在祠堂看到的“稻魂
灯”。对坡突然亮起一片雪白——是邓二嫂举
着充电式探照灯，她去年用直播卖糍粑的钱买
的“新农具”。

“东边田缺要堵！”春生刚要转身，就见堂弟
已经蹚着泥水冲过去。年轻的后生们不知何时
排成了人墙，一捆捆扎好的稻草在臂弯间传递，
恍若当年“草龙求雨”的阵仗。雨声中，田七公
的唢呐越发高亢，六十多岁的老把式们竟在泥
泞里跳起了茅古斯，兽皮裙上甩出的泥点子都
带着远古祭祀的韵律。

当最后一株秧苗没入泛着涟漪的水田，云
缝里漏下月光。谢阿婆的姜茶在铁锅里咕嘟，
十八个粗瓷碗轮流传递。春生望着月光下新插
的秧田，忽然明白爷爷为什么总说“秧苗不分
姓”。那些在暴雨中传递的稻草、在泥泞里相搀
的手臂、在镜头前后闪动的笑脸，不正是武陵山
最古老的密码？

山脚下，麻阳河的涛声裹着栽秧歌的余
韵。春生摸出手机，给在广东打工的谢家孙子
发了条视频。镜头里，谢阿婆和田七公正和大
家边插秧边唱《薅草锣鼓》，老人们布满皱纹的
脸映着月光，像极了风雨中不倒的稻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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